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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迎秋

清末民初，山河震荡，体制更革，风气日
变，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文化
领域亦随之而动，延续近两千年的传统学术体
系濒临崩塌，新式学术范式尚在酝酿，中西学
说碰撞、新旧思想交锋，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
又乱象丛生的特殊学术时代。山东临清籍学
者吴秋辉，便是这一时代中底层文人的典型代
表。

吴秋辉（1877—1927）一生横跨晚清、民国
两个时代，身兼新旧两学，在经史、小学、词赋
等传统学术领域根基深厚，同时又在新式学堂
研学多年。提倡不破不立，竭力跳出旧有学术
的桎梏，以传世文献为根基、以金石文献为佐
证、以方言民俗为参照、以西方逻辑为方法，构
建起独树一帜的治学体系。梁启超曾给予其

“识力横绝一世”的高度赞誉，鼓励他继续研
究，以开创二千年学术大革命。

相较于同时代声名显赫的康有为、胡适、
傅斯年、夏承焘等学界大家，吴秋辉生前僻居
齐鲁一隅，终身清贫困顿，且毕生著述受时局
影响，大部分长期尘封、未能刊行，导致其学术
成就长久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后世知之者寥
寥。直至近年，其后人历经数十年搜集整理，

《侘傺轩文存》《侘傺轩说经》《吴秋辉遗稿》《吴
秋辉遗稿补编》等珍贵典籍方陆续面世，这位
被时代低估的临清籍学术“怪杰”，才逐渐重回
大众视野，其独特的治学思想、深厚的家国情
怀，得以被重新认知、深度挖掘。回望其治学
人生，不仅是对一位本土先贤的追忆致敬，对
清末民初学术转型脉络的梳理，更是对齐鲁国
学传承文脉的赓续溯源。

一、侘傺一生：乱世布衣的坎坷沉
浮与文人风骨

吴秋辉，本名桂华，字秋辉，晚年自号“侘
傺生”，取自屈原《离骚》中“忳郁邑余侘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之句。“侘傺”二字，喻指失
意彷徨、怀才不遇，既是他对自身人生境遇的
精准概括，也是其一生坎坷困顿、壮志难酬的
真实写照。

清光绪三年（1877 年）九月十五日，吴秋
辉生于山东临清考棚街一户小康之家。临清
地处运河咽喉，明清以来商贾云集、文风昌盛，
运河文化的包容底蕴与齐鲁儒风的厚重积淀，
滋养了一方文脉，也为少年吴秋辉的成长奠定
了良好的文化根基。得益于家境殷实，吴秋辉
自幼得以接受系统完备的传统私塾教育，他天
资聪颖、过目成诵，年少时便展露出超凡的文
学天赋，十余岁即以诗文闻名临清乡里。幼儿
时生病致一目失明，使其养成了极强的自尊
心，以及独立好强的性格，为日后突破传统学
术桎梏埋下了伏笔。

吴秋辉自幼体质孱弱，常常卧病在家，其
于功名并不甚热衷，未能专心备考，故止步贡
生。时值甲午惨败，天朝上国的迷梦破碎，民
族迎来空前危机，变法成为全国共识，破旧立
新、实业救国、新学图强成为时代主流。吴秋
辉在目睹山河破碎、国势衰微后深受触动，毅
然辞去临清钞关书办工作，投身新式教育，立
志以新学济世、以实业报国。

1901年，吴秋辉考入山东大学堂，系统研
习数理等新式学科，开启了八年的新学求学之
路。求学期间，吴秋辉勤勉笃学、涉猎广泛，既
深耕数理实业相关课程，潜心钻研近代自然科
学知识，试图以实业技艺挽救国家危亡；又从
未舍弃传统文史治学，课余博览经史、深耕古
籍。文理兼修的求学经历，让他跳出了传统文
人只读经史的狭隘格局，兼具传统国学底蕴与
近代科学思辨思维，形成了兼容并包、求真务
实的治学理念。

1909年，吴秋辉学有所成，凭借优异的综
合成绩，成功考取官费赴日留学资格，本可借
此机遇精进学识、开阔眼界，开启济世报国的
全新人生。然而造化弄人，主管部门以其眼疾

“有碍国际观瞻”的荒唐理由，直接取消留学资
格。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其身心造成了极大
的打击。如其《满江红》词中“十载学堂，只赢
得空文一纸，更说甚马科知县，牙科进士。化
电声光成弃物，积微元代徒为耳”，道尽了新学
无用、壮志难酬的落寞与悲凉。自此以“侘傺
生”为号，寄寓自己失意困顿、怀才不遇的人生
境遇。

留学梦碎后，吴秋辉黯然返回临清故里，
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为业，深耕乡土、启迪后
学。1912 年，民国成立、政体更迭，社会风气
为之一变，新式报刊蓬勃兴起，成为针砭时弊、
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吴秋辉受邀再度奔赴
济南，担任《山东齐民报》等多个报纸主笔。任
职报界期间，吴秋辉直面社会乱象、痛陈时政

弊端，文辞犀利，一时声名大振。
袁世凯帝梦破灭后不久离世，由此军阀割

据、互相攻伐、时局日非，吴秋辉逐渐对时政心
灰意冷，主动褪去报界锋芒，远离舆论纷争，终
日以饮酒赋诗、品读古籍消解胸中山河之痛、
人生之憾。这段时期，他潜心诗词创作，感怀
时局、抒写心志，留存《侘傺轩诗词》两卷，收录
大量咏怀、忧国、叹世之作，文字沉郁苍凉、意
蕴厚重深沉，尽显乱世文人的家国情怀与人生
悲慨。

1917 年，是吴秋辉治学人生的重要分水
岭。他开始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经史古籍研究，
其学术著作基本为此十年所撰。1919 年，他
受邀奔赴北京，先后担任《民意报》《民主报》等
报刊主编，在办报之余持续深耕学术，潜心钻
研文字源流与经学要义，相继著成《学文溯源》

《说诗解颐录》等重要著作，在古文字、诗词考
据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1921年，吴秋辉为潜心治学，毅然离京返
济，于大明湖南畔赁小楼一间，隔绝世俗纷扰、
深耕古籍经典，全身心投入经学考据工作。
1924年，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学界敬重其深
厚学识，特邀其主讲经学；此后又受聘山东第
一师范学校，主讲诗词文史课程。讲学期间，
他学识渊博、不拘成说、见解新颖、论证扎实，
在师生间引发强烈反响，一时声名鹊起，与栾
调甫、张默生、解子义等学者相交甚笃。半生
奔波、半生治学，终是天不假年。长期的清贫
困顿、忧思郁结、伏案深耕，严重损耗了吴秋辉
的身心。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积劳成疾、
郁郁而终，年五十一。

纵观其一生，少年聪慧而多病，青年立志
而受挫，中年入世而失意，晚年治学而清贫。
即便命运百般磋磨、人生满是遗憾，吴秋辉从
未沉沦颓废、自暴自弃，反而将所有的悲愤、不
甘、坚守与热爱，尽数倾注于学术研究之中。
寒夜孤灯、风雨寒窗，他终日面壁研经、伏案著
书，以“潇潇风雨夜生寒，面壁挑灯向夜阑。老
作经生岂得已，要留巨眼与人看”的坚守，深耕
古籍、突破旧说，在无人问津的清贫岁月里，执
着探寻中华经学的本源真谛，坚守传统文化的
精神根脉。

二、家国为怀：乱世文人的治学初
心与文化担当

吴秋辉虽深居简出，但并非闭门造车、不
问世事的书斋学者，其毕生治学、深耕经学的
选择，不是单纯的个人志趣，而是根植于家国
危亡、文脉存续的时代担当，饱含着深沉厚重
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觉。在西学东渐，传统文
脉遭遇空前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他以笔为剑、
以学为盾，试图通过正本清源、重构经学，挽救
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

1900年起，国内文物盗卖出国之风盛行，
敦煌文献等众多民族文化瑰宝惨遭掠夺。对
此，求学期间的吴秋辉便初显家国大义，挺身
而出，联合同窗学子上书山东巡抚，痛陈文物
盗卖之弊、文脉流失之痛。指出：“古物者，天
地之菁华、国家之特色、祖宗之留遗，而进化之
迹象也。其权利俱非个人之所得私有。个人
无其所有之权利，则买者卖者皆当认为不法之
行为。”恳请官府严查严惩盗卖文物之人，彻查
文物走私乱象，完善保护机制。1909年，清廷
民政部正式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足见吴
秋辉的远见卓识，契合时代发展大势。

身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乱
世，吴秋辉将家国命运、文脉存续置于首位。
他目睹江山变色、国事日非，内心满是迷茫与
悲痛，在《春望》一诗中写下“天地自春色，江山
非故园。艰难双鬓改，丧乱一身存”的深沉慨
叹，道尽乱世文人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

民国初年，外有列强侵凌、内有战乱纷
争，身为报人、学者的吴秋辉，始终心系时
局、情系苍生。1914 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
战火蔓延、生灵涂炭，齐鲁大地惨遭蹂躏。
吴秋辉悲愤难平，挥笔写下《哀潍东》：“城阙
鱼龙入，郊原战伐新。村空唯有树，兵过更
无人。异族宁相恤，天心太不仁。残年杜陵
泪，东望一沾巾。”全诗沉郁悲怆、字字泣血，
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慨、对流离百姓的悲悯、
对家国沦陷的痛心，尽显传统文人的家国大
义与悲悯情怀。

1926年，军阀张宗昌主导恢复山东大学，
聘请前清状元王寿彭主持校务，王寿彭推行
旧式教育，提出“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以僵
化经学禁锢学子思想。得知此事后，吴秋辉
挺身而出，公开发文批评复古守旧的办学理
念，亲自草拟新式教学提纲。王寿彭深知其
学识威望，深夜登门拜访，试图以名利拉拢，
恳请其停止发文批判。面对诱惑，吴秋辉勃
然怒斥：“我凭借一知半解，愿为山东学子请

命，我并不是骂街的学棍，有意来敲诈。”言辞
刚正、风骨凛然，尽显学者坚守正道的崇高气
节。最终，固守旧学的王寿彭因师生强烈反
对黯然辞职。

纵观吴秋辉的人生轨迹，其治学之路的选
择，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年少时期的
他，极度不喜传统经学，反感旧式经学“纠缠附
会，说经而经反晦”的僵化弊端，认为其束缚思
想、毫无新意。其转向经学研究的契机，源于
一次偶然的古籍研读。1917 年盛夏，吴秋辉
偶阅友人所携《楚辞集注》，发现书中存在大量
文字讹误、注解不通之处。他潜心推寻致误根
源，终于洞悉《楚辞》本为古文成书，后世传抄
讹误、注解偏差，导致经文晦涩难懂。若以古
文视角重新解读，诸多千年未解的疑难文句便
可豁然贯通。由此萌生了考订古籍、正本清源
的想法。

让其更加坚定深研传统经学则始于一次
购书事件，1921 年，吴秋辉在天津购得《印度
遗事》一书，书中所载《吠陀》经典，成书年代、
文体形制与中国《诗经》高度相近。但印度经
典历经岁月变迁、战乱动荡，本土文字、经义已
然失传，印度人只能远赴欧洲求教西方学者。
由此，吴秋辉心中大骇，深恐中华千年经学重
蹈印度文脉断绝的覆辙。为守护中华文脉、传
承国学根脉，他下定决心潜心治经，纵使清贫
潦倒，亦无怨无悔。

彼时的中国学界，新文化运动、古史辨运
动风起云涌，疑古、破旧、反传统成为主流思
潮。众多学者全盘否定传统经学，一味推崇西
学，吴秋辉逆势而行、坚守本心，不盲从时代风
潮、不随波逐流，既不固守传统旧说、也不否定
传统文化，而是以理性思辨的态度审视经学，
批判僵化附会的旧式治学，挖掘经学本源的文
化精髓，致力于还原古籍真义、复兴正统经学、
重塑文化自信。

为推动经学复兴、文脉传承，吴秋辉摒弃
文人清高、放下世俗身段，多次奔走呼吁、上书
建言。他在《上同乡诸大老请振兴经学书》中
恳切陈情，呼吁乡贤名士捐资助力、振兴经学，
让六经真义重现于世、惠及后世。在《上大总
统请修明经学书》中，他极力阐释六经为“中国
立国之根本，东洋文明之所自出”，恳请官方重
视经学传承、拨款扶持国学发展。他曾自负坦
言：“历来言经学者，其目的无一不在于经学之
外。十之九为利，而其一则为名也。其超出于
两者之外，而一以经为事者，三千年来，其惟予
一人乎。”这份自负，并非狂妄自大，而是纯粹
治学、无私为国的赤诚担当，是不为名利、只为
文脉的纯粹坚守。

三、治学根基：词章涵养与小学深
耕的双重积淀

张之洞曾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
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文字、音
韵、训诂之学统称“小学”，是传统经学、史学研
究的根基与工具，更是解读古籍、辨析经义的
核心钥匙。吴秋辉一生治学大成，绝非偶然，
源于数十年循序渐进、层层夯实的学术积淀，
早年的词章修养与中年的小学深耕，为其晚年
经学、古史研究的突破创新，筑牢了坚实根
基。其治学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专精
词章、深耕诗文，中年深耕小学、打磨考据功
底，晚年主攻经史、开创治学新境，三阶段层层
递进、融会贯通。

词章之学是吴秋辉治学的起点，贯穿其一
生治学始终。早年私塾求学阶段，他潜心研习
诗词文赋、博览百家诗文，练就了扎实的文学
功底与出众的文字感悟力。数十年间，他笔耕
不辍，留存《寄傲轩吟稿》《侘傺轩诗词》等诗文
集，收录诗词两百余首。其诗文创作随时代变
迁、人生境遇迭代，文风意蕴层层升华，清晰映
照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的交融轨迹。晚清
末年，其生活尚且安稳，诗文多为山水风物、友
朋唱和、四时感怀，文风清新雅致、恬淡自然，
重在陶冶情操、抒发志趣；民国之后，山河动
荡、生计艰辛，其诗文转而聚焦时局兴衰、民生
疾苦、人生慨叹，字里行间满是家国之忧、身世
之悲，意蕴厚重、情感深沉，兼具文学价值与史
料价值。这些诗词作品，不仅是吴秋辉个人情
志的载体，更是研究其治学交游的重要一手资
料。

深厚的文学素养，赋予了吴秋辉敏锐的文
字感知力与丰富的人文底蕴，让其后续考据治
学兼具严谨性与灵动性，避免了乾嘉考据学派
烦琐僵化的弊端。而中年深耕的小学功底，更
是其学术创新、突破旧说的核心支撑。清末民
初，甲骨文大量出土，金石之学蓬勃兴起，古文
字研究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为传统考据学注入
全新活力。吴秋辉敏锐捕捉到时代学术潮流，
深刻洞悉出土金石甲骨的学术价值，直言：“今

日地不爱宝，古器之发见者日多，其考订训释，
亦渐精确。虽尚苦字少，然即此千数百字而善
运用之，则精骑三千，未必不胜于羸卒十万。
逆料数十年之后，古文学一派，必将郁为大国，
起而夺汉学家之席而代之。”这番预判精准长
远，充分彰显其超前的学术眼界与敏锐的学术
洞察力。

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治学闻名，毕生推崇
《说文解字》，将其奉为文字考据的圭臬准则，
后世学者多沿袭旧说、不敢质疑。吴秋辉深耕
古文字研究，跳出清代考据学的固化框架，不
盲从权威、不迷信典籍，以出土甲骨金文为核
心依据，结合文献流变、语音演变、字义迭代，
精准剖析《说文解字》的三大核心不足，打破学
术桎梏。

其一，文字字形之误。古籍流传全靠手抄
传抄，历经千年辗转誊写、世代更迭，字形讹
变、笔画失真在所难免。东汉许慎编撰《说文
解字》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典籍已然残缺失真、
真伪混杂，多为后世传抄伪作、后人臆造，并非
商周原始古文原貌。许慎依据失真字形解读
文字本义、辨析字形源流，必然谬误丛生、牵强
附会，后世学者沿袭其说，进一步固化文字讹
误、曲解文字本源。其二，音韵流变之失。语
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古今语音差异
巨大、南北方音迥异，同一文字的读音、声调，
随时代更迭、地域变迁不断演变。《说文解字》
固化古音、拘泥旧说，忽略语音的动态演变规
律，以静态古音解读动态流变的文字音韵，导
致大量音韵考据失真失实、脱离本源。其三，
训诂释义之弊。文字字义随社会发展、文明迭
代不断演变，古今字义、语境用法差异极大。

《说文解字》固守古义，常以古义解读后世经
文，易曲解经文本义，误导后世治学。

其古文字研究专著《学文溯源》专就《说文
解字》之不足进行考辨，一经出版便引起学界
关注。梁启超读后赞叹称“字字莫逆于心，欢
喜踊跃，得未曾有”。古文字学家张政烺亦高
度评价：“吴氏的著作，《学文溯源》《学文溯源
续编》，我都买过读过，研究甲骨文字，颇有见
解。时在民国初年，在甲骨文专业中是先进
者，比叶玉森、商承祚等人还早。”这份评价，充
分肯定了吴秋辉在近代甲骨文字研究领域的
开拓地位与学术价值。

深耕小学、精研文字音韵训诂，并非吴秋
辉的治学终点，而是其通往经史研究、学术大
成的必经之路。他以小学为治学工具、以考据
为核心方法，夯实学术根基、打磨治学能力，最
终跳出纯粹文字考据的狭隘范畴，将小学功底
全面运用于先秦经学、上古史学的深度研究，
实现了从文字考据到经史阐释的跨越升级，为
其晚年学术大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学术大成：多维创新的治经体
系与丰硕成果

在扎实的词章修养与深厚的小学功底支
撑下，吴秋辉中年之后深耕经学、古史研究。
相较于同时代学者，其治学最大的特色，在于
打破门户之见、融合新旧方法、贯通古今文献，
并结合实物民俗，构建了一套多维立体、求真
务实的治经体系。

在 1923 年《再致康南海书》中，他完整总
结自身治学五大核心方法，康有为读后亦称其

“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可多得”。其
一，本经互证、归纳演绎。研读经文，以本经文
本为核心依据，以归纳法贯通义理，再以演绎
法推演佐证，确保释义精准、逻辑自洽；其二，
群书互证、拓宽视野。广泛涉猎先秦两汉诸子
百家、史书典籍，以传世群书相互印证，弥补单
一文本的局限缺陷；其三，以字释义、逐本溯
源。后世经文多经传抄改写、字体迭代，不少
已脱离古文原貌，不可拘泥后世文字形制解
字，应立足文字本源释义；其四，方言佐证、借
重语音。先秦六经文本，多诞生于北方中原核
心区域，部分文字语音、语义语境可通过现存
中原方言方音佐证，还原上古文字语境与经文
内涵；其五，实物考察、古今对照。上古部分名
物制度、民俗礼制、社会形态，可通过后世实物
遗存、民俗风貌溯源考证。并结合出土器物、
民间民俗对照佐证，让经学考据言之有物、考
之有据。

这套治学方法，极具时代创新性与学术
前瞻性。清末民初，王国维提出“地下新材
料+纸上旧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开创现代史
学考据新范式。而吴秋辉的治学体系，在二
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方言音韵、民
俗实物、古今语境，兼具文献考证、考古实证、
民俗佐证、语言溯源等多重维度，已然初具后
世杨向奎、徐中舒等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的
完整内核，充分彰显其超凡的学术眼界与创
新能力。

依托这套成熟完备、求真务实的治学体
系，吴秋辉在晚年数年间著述井喷、成果丰硕，
撰写了一系列高质量经史考据著作，涵盖六经
考证、古史辨析、诸子纠谬、名物训诂等诸多领
域。其核心著作《侘傺轩说经》凡六十余万字，
聚焦《诗经》考据，纠历代注疏之讹、辨千年经
义之谬，是民国时期《诗经》研究的力作。另一
部巨著《学海绀珠》原三十二卷，现存十六卷，
是其第二部标志性专著，从文字字形、音韵流
变、句读释义、名物制度、历史史实、方言民俗
等多个维度全面考据《论语》《礼记》《周易》《左
传》《尚书》等先秦儒家核心经典，内容翔实、见
解独到。

除此之外，吴秋辉还著有《周易考略》《檀
弓纠缪》《说易》《左传正杜》《论语发微》《仪礼
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诸经名物拾义》《古
史钩沉》等经史考据著作，以及《读庄漫录》

《杂考》《艺苑杂抄》等诸子杂考、读书札记，另
有《说鬼》《破屋宾谈》等日记随笔、治学杂录，
涉猎范围极广。其考据立足实证又敢于创
新，《临清县志》亦盛赞其治学：“读书得间多
前人所未发，其谈名物训诂皆取证当前，绝不
空疏……尤能凿险缒幽，时获创见。”刘又辛
教授评价称：“其考据方法远胜清人，许多论
点，今天读了仍有新颖感；有些考订，发前人
所未发。六十余年前写成此等著作，实属不
易。”

吴秋辉曾规划完整的六经考据体系，计划
完成《诗经》后逐一完善其他五经的研究。张
默生曾计划邀约吴秋辉赴青岛，助力其完成治
学夙愿，却因遭军阀通缉、亡命海外而遗憾作
罢。令人惋惜的是，天不假年、壮志未酬，他仅
完成《诗经》核心考据，其余宏大构想尽数沦为
腹稿、未能成书。对此，近代山东史学大家王
献唐曾感慨：“近世山东治古文字者，黄县有丁
佛言，临清有吴秋辉，皆早去世，遗著多未刊
行。”

临终之际，吴秋辉捶床长叹：“吾以数十年
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
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
者！”这句临终慨叹，是一代学界奇才壮志未酬
的无尽遗憾，也是乱世文人身不由己的时代悲
歌。

五、文脉永续：百年回望的学术价
值与时代意义

吴秋辉的一生，是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
代学术转型的生动缩影，更是齐鲁文脉孕育出
的精神标杆。他身处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乱
世，不盲从潮流、不固守僵化，以纯粹的治学初
心、严谨的考据精神、深厚的家国担当，在疑古
弃古的时代坚守文脉，在西学盛行的时代深耕
国学，在清贫困顿的时代笔耕不辍。他摒弃功
利治学之心，不为名利，毕生治学只为正本清
源、传承文脉。

其文字间时常流露的批判与慨叹，看似严
苛偏激，实则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家国赤诚。
他痛陈国人治学盲从、人云亦云的积弊，厌恶
学界唯权威是从、不思求证、敷衍附会的浮躁
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经学千年停滞的核
心症结，不在于古籍经文本身晦涩难懂，而在
于后世治学之人故步自封、穿凿附会，以僵化
认知束缚经典本义，以功利之心曲解圣贤文
脉。

受限于时代境遇与个人际遇，吴秋辉的学
术影响力长期被遮蔽、未能彰显。究其根源，
其一在于终身清贫、无力刊刻著作，百万字心
血手稿尘封案牍，未能在生前形成系统学术影
响力；其二在于壮年早逝、壮志未酬，核心治学
构想尚未落地，学术体系未能完善；其三在于
不涉官场、不逐虚名，无师门标榜，无门生弘
扬。种种因素交织，让这位被梁启超誉为“识
力横绝一世”的天才学者，沦为近代学术史上
的“隐者”，长久湮没于岁月尘埃之中。

所幸文脉不息、薪火有传。经由吴氏后人
数十年接续守护、整理校勘，吴秋辉的遗著陆
续刊行、重见天日，散落百年的学术碎片得以
重新拼接、完整复原。后世学者得以跨越百年
时光，重读其文、深究其学、体悟其心，让这位
乱世布衣学者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家国情
怀再度焕发时代光彩。

运河汤汤、文脉绵绵，先贤虽逝、风骨长
存。吴秋辉的一生，是坎坷困顿的布衣一生，
更是笃志深耕的学术一生。他生于乱世、困于
时局，却忠于文脉、不负初心；身处陋巷、清贫
终身，却胸藏山河、心怀家国。百年之后，重读
侘傺遗文，回望先贤风骨，依旧能感受到穿透
岁月的学术力量与精神温度。这位被时代低
估的临清奇才，终将凭借不朽的学术成果与厚
重的精神品格，镌刻于齐鲁文脉史册、光照后
人。

识力横绝一世 守文不负初心
—— 民国“怪杰”吴秋辉的学术坚守与百年回响


